[image: image1.png]B =& A £5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


[image: image5.jpg]


[image: image6.jpg]


[image: image7.jpg]


[image: image8.jpg]


 

 

 


保定版   第44期   2010年2月2日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明慧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第七场演出再度爆满，见惯各种场面的华府观众们，以雷鸣般热烈的掌声表明，神韵真正引发了他们心中的共鸣。


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六天七场的演出吸引了约一万一千名现场观众，其中不乏美国政要名流、外国使节、艺术家等各界主流人士和许多海外华人。


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长埃克•雷格特与夫人观看演出后说：“我觉得整场演出非常出色，真是太美了！艺术家、晚会所传递的信息……都非常完美。这是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我完全被征服了。”当听说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的打压而拒绝发出演出签证给六名神韵艺术团核心专业制作技术人员，神韵在香港的演出因而被迫取消，雷格特表示不解。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应该自由观看（神韵演出），包括中国大陆，我希望将来会这样。”


中国民众会喜欢她


国防部顾问哈里•赫尔先生说：“节目的与众不同在于，所有的演员都是用心在表演，并知道他们做的事有多么伟大。所以你能从节目中看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达出他们的伟大信仰。”“所有节目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故事，每个节目如同书中的章节。当你读它的时候，每一节都有它的位置。所以整场的特别之处，就是所有节目完美地组成一个整体。”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他希望看到神韵在中国演出，并相信“（中国）民众会喜欢她。”


“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极权专制下，而应与


他人分享，关爱整个世界。”


是真实的才令人如此感动


出生于中国高干家庭的陈先生去年独自一人观看了神韵演出，今年带了一位也是从大陆来的朋友一起观看晚会。从小就经常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的陈先生对中国节目向来非常挑剔，看完神韵演出，他觉得非常好，特别对《手绢舞》、《神的欢歌》赞不绝口，表示最让他感动的节目是舞剧《震撼》，观看演出时，他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台上站的是一位坚强、充满正气的男士，是陈先生敬佩的那种男人。他相信这是真的，正因为真实才让他如此感动。


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年年都看


严先生来自上海，是退休的园林设计师。自二零零七年他经友人介绍去纽约看了神韵以后，年年都看神韵演出。严先生很喜欢神韵，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是非常纯正的中国文化盛宴”。他欣喜地看到，神韵成功地将中国的五千年文化表达出来，把中国的忠孝礼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文化没有国界，他非常喜欢看到神韵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发掘出来，这是赋予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








神韵引轰动  华人自豪  西人赞叹











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最新发表的全球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遭酷刑致死的严重情况。特派专


员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对所有不经过正式起诉的非法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彻底、迅速且公正的调查，包括亲属的投诉及在上述情况认定为非自然死亡的其它可靠的报告。”他特别强调：由于酷刑、监管人员的疏忽职守或使用暴力或是面临死亡恐惧威胁而造成的拘留期间的死亡，是违反国际条例的，也属于政府责任。


在四百四十九页的报告中，特派专员对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作了总结性报道，中国部份占用了三十页的篇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份占用了六页，联合国原文可从联合国的官方网址下载（文件号：A/HRC/11/2/Add.1）。这份报告是自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上任以来，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意酷刑致死问题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


奥尔斯顿先生列举了他在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间所关注的中国各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他在报告中列举的二十个迫害个案，其中十六个是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零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联合国公函。在公函中，他指出：“有关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的被逮捕或（被迫害）死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法轮功活动。”


据法轮功人权零九年三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在奥运期间抓捕了至少一万一百九十四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被确认的有近百学员在被捕后几周内甚至几天内遭迫害致死；很多被判以重刑，至今还在被非法关押中。这十六位学员的案例是“法轮功人权”在零八年至零九年期间提交给联合国的，他们都是在奥运前后被捕之后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接第2版）


（接第1版）人权理事会在最近的第八届会议上，通过了8/3决议，其中重申了“所有国家必须对所有非法处决，不经起诉或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详尽而公正的调查。”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给中国政府的投书中敦促，作为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应遵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暴、不人道或污蔑人格的处置与刑罚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报告中所提的十六名在被关押期间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九名为男性，七名为女性。他们分别是来自辽宁的胡嫣容、白河国、方德正、刘权、陈玉美、杨锦芬，黑龙江的黄化俊、郝丽华，山东的钟栩霞、钟增福、孙艾美，北京的于宙，上海的古建民，天津的顾群，陕西的武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铭。上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折磨，而这正是他们致死的根本原因。








联合国：大量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致死

















钟东梅，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农家妇女，今年四十三岁。以下是她的亲身经历：


（一）饱受病痛苦 


一九九七年之前，我多病缠身，全身风湿性神经痛、长期性胃病、


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痛、综合性精神


衰弱，身上好几处都长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绝育时的后遗症、气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经都非常痛。几经求医问诊，医生都说：“这个人废了，没救了。就算华佗在世，也难救啊！” 


丈夫的身体更差，瘫痪了很长时间，我为他四处求医，跪爬求助，还是没有起色，后来的我病的也像瘫痪症状似的，躺下不能动弹，全身不听使唤。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双儿女，大的七岁，小的才三岁。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难耐，四处求援，却四处碰壁，没人再肯帮我们，借钱给我们，都怕我们还不起。


（二）神奇康复 服务社会


正当我几近绝望时，师尊的手招向了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儿子从外边跑回来，对我说：“妈妈，炼法轮功吧！他会让别人身心健康，也会让你健康起来！来，我教你。”说着就做起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来了，盘着腿结印，闭上眼坐着，那样子太美了，美得像活佛再现。我说：“好，妈妈学！”我找来书，自学起来。一个星期后，奇迹出现了：我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 


丈夫见我身体很健康，像没生过病似的，非常高兴。我把师尊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以及中间存在着因缘关系等等告诉他，他说“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也要学做好人。”从此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十几年来，从没有沾过一粒药片。 


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于社会：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乱石头、树枝、玻璃片捡开，洼的地方填平……     


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后的一切行为告诉人们：“我得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大法的美好会照亮人们的心灵的！” 从此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还还清了几年来看病借的债，正当我们沐浴在大法给予的


美好幸福中的时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诋毁法轮功，诬蔑我们的师尊，迫害大法弟子。尤其是CCTV做江泽民爪牙栽赃法轮功，伪造“1400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三）澄清事实 反遭迫害 


我去北京上访，被定兴


县公安局接回当地，被拳打


脚踢，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直至我昏死过去。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


第二次进京是99年9月初，杨村乡不法人员把我劫回乡政府。途中，他们不停的打我耳光，随身物品和300多元钱被抢劫一空。到乡政府时，强逼我们跪下，十几个人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和小腿。当时，就听到“喀嚓”一声，再看我的脚，踝骨处已经断开了，骨头都扎出来，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他们看此景，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又把伤痕累累的我强行转到当地乡派出所。乡派出所的杨建民（房家庄村人），用电棍电我，又用硬竹棍（直径10几公分，一米长）打我。一位百楼乡的法轮功学员马淑慧，恶人逼她跪在玻璃碴上，再有两个大男人踩在她身上压，脚背上被恶人用铁片烫，身上被烧伤的泡一片一片的，使她坐不得，躺不得，站不得，全身痛的直打哆嗦。脚上的泡大的跟馒头似的。（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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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香港报道）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原定从二零一零年一月廿七日起首次在香港演出，主办单位于香港当地时间二十三日中午沉痛宣布：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在香港演出，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拒发演出签证予神韵艺术团的六名关键技术成员。


神韵艺术团原定在香港的演出，由香港法轮佛学会、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三个团体联合主办，七场演出的七千七百张门票于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开始公开发售，很快便全部售罄。主办单位（右图）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同时表示，将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香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港府的阻扰已受到香港各界、台湾和欧洲、北美等地各国正义人士的共同谴责。◇





我的亲身经历





新唐人亚太台信号来自中新1号卫星，经度88。本振频率：05150，用GCF—2900A 高频头：下行频率：03679；用GCF—2007


高频头：03689。符号率：03000。极化方式：垂直，零刻度指向5.25 点钟位置。水平，零刻度指向2 点钟位置。








神韵香港演出被迫取消  各方谴港府配合中共打压











四川一个边远小县有一位78岁的老人，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精力充沛。特别是多年的眼病也好了，视力恢复正常。


2005年，四川“冬旅会”要在该县开现场会。当地恶人害怕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发传单，就到老人家里骚扰，不准其出家门。


10月的一天，乡政府的治安员领着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民政局长到老人家威胁。一进门，治安员就把老人叫出来，准备“训话”，老人想：平时要找你们还找不到，今天你们上门来了，正是让你们明白真相的好机会，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


老人坐在中间，不等治安员说完，就给他们讲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老人的眼睛原来看不清人，炼功后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能缝补衣服。乡治安员也当场证实老人以前眼病严重。


法院院长出难题想难倒他，对他说：“如果你能当着我们，把线穿过针眼，我们就相信你说的，我们就走。”老人说：“一言为定。”老人立即进屋拿出一根绣花针和线，当着众人的面，把线穿进了针眼。法院院长把针接过来，看是真的，自己要亲自穿针，穿了四次，才把线穿进去。老人说，“我一次就能把线穿进去，院长这么年轻，穿了四次才穿进去，你们该服了吧。”


可是他们还找茬为难老人。政法委书记说：“我还没有看到，再穿一次给我们看，不然你得跟我们走。”老人说，“你们看好。”老人把针拿在手里，看见这针眼好象放大了好多倍，这次更快，一下就穿进去了。来的人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老人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却要走了。老人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再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多讲点法轮功的事。”他们起身出门，慌慌张张上车，一溜烟跑了。（文/罗娜）◇





（承第2版）还有法轮功学员被吊铐、毒打七天七夜了。他们用军棍打、皮鞭抽、反铐在窗口让虫蚊叮咬，铐在门梁上毒打到昏过去，用水浇醒后还继续打…… 


乡里“610”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房利民(房家庄人)向我家属勒索两千元，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四）夜闯民宅 酷刑折磨


2000年9月28日凌晨三点多，房利民、耿四儿、王华带了一些打手闯入我家，硬生生把我从炕上拖到了他们的车上，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司法所所长赵常亮与政法委书记任金田、打手王华(南菜以中菜人村人)、耿长军(张里村人)、房立明、許言就对我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铐把我反背铐起来罚站，他们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军棍抽打、用酒瓶子砸脚踝骨，累了就用烟头烫我嘴唇，烫我被反背铐起来的手，很长时间。他们累得动不了了才罢手。 


一次，以任金田为首的三四十个彪形大汉，蜂拥而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凶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时用棍棒、皮鞭、胶管一齐打我全身。我顿时不省人事，前任乡长张伟星(定兴北河镇红树营与红树村人)凶狠的抓我的头发，拼命的向墙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两三次，又换两个拳头，疯狂击打我两耳和整个头部，直到累了才罢手。之后我两耳失聪，昏昏蒙蒙。 


任金田还扬言：“江泽民有指示，对你们修炼真善忍的人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政策：我叫任金田，是保定易县人，现住在定兴县城。我不怕遭报应，也不怕你们家属报复我！你们学什么真善忍，做什么好人啊。你们要是卖淫，嫖娼，偷抢赌博吸毒，我们还不管呢。我们就是专管学真善忍做好人的，都跟你们似的不抽烟不吃药，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经济收入，那共产党不就垮了吗，你们不是颠覆共产党是什么？” 


二十多天过后，被勒索五百元才让回家。从此，县、乡“610”政法委书记等人，经常到我们来家骚扰。同时用两百元钱一个月，雇我邻居暗中盯梢，邻居让我出门注意点，别叫他们暗算了。 


从那以后，房利民基本天天都来骚扰我们，什么“7.20”啦，“4.25”、十一等等更是天天骚扰不断。 


（五）遭610抢劫 有家难回 


2005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因在朋友家有事太晚了，没回家。第二天，天刚刚亮，村里一明白真相的人告诉我说：“你千万别回去，你家被‘大头老三’（张志海）带县里的“610”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人员和公安、刑警队的人，深夜亲自翻墙，打碎玻璃窗，钻进屋里，翻抢你家的财物，还歇斯底里的骂你。你家都被那些邪党的土匪全抄了，抢走好多好多东西，你家都不象样了。有二百多个邪恶之徒正在到处找你，只要是亲朋好友他们都去骚扰，各个路口都有公安、“610”、司法所的车和人，整个村都被包围了，正在家家户户检查呢。” 


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安全走脱，流离失所到如今。事后，我家长期被“大头老三”（张志海）伙同县610等长期监视，家属常常被骚扰。 


当时吓得我七十多岁的公婆直哆嗦。几天后，乡亲们见他们太嚣张都用愤怒的眼光看他们，有的开口说“人家二老都七十多的人了，你们这样折腾，出了事你们谁负责！”在乡亲们的众怒斥责之下才搬到院子门口，又呆了半个多月，才慢慢的撤去。 


事后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每年的“敏感日”，他们都到家去骚扰。使我有家不能回，颠簸流离不能孝敬二老，不能教育子女，大女儿无助失学，房屋破烂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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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老人的神奇事








生下来就赶上了挨饿的年代。每天做饭的时候，我总是站在锅台前，踮着脚看着锅里。稀稀的粥里是玉米面、高粱面，掺着剁碎的菜叶，为了黏稠，混合上一点玉米秆里的瓤。我总是对祖母说：“能不能干一点，粘一点？做饽饽吧，我饿呀！”


腊八这天，祖母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把把各式各样的米，勺子在锅里顺着一个方向，搅啊搅啊，香香的、甜甜的、稠稠的、热乎乎的，只有那一刻才驱走了穷困岁月中深冬的寒气。


十七岁那年，我随着大批知青被遣下乡。那是大东北，一口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了一条冰。腊八前，我背着帆布书包，到农家里挨家挨户地走，这家给把米，那家抓把豆，倒在锅里熬熟，一人一碗“百家粥”。再把玉米面的大饼子用手绢包好，从领口装进怀里，人取暖，饭保温，这就是“午餐”。山头上，目送着户友们迎着西北风下地……。难耐的寒冷，无望的前程。回屋再吃我那碗粥，咽下的已是冰凉和苦涩。


再后来回城当了工人，考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生子，忙啊！老人不在身边，忙得忘了一切。看到商店柜台上的腊八粥，买几罐，热一下，应应节气，真是没滋没味。


年长了，老人老了，孩子大了，生活的脚步也慢了。再逢腊八，扔到锅里的样数多起来，急急地煮，慢慢地煨，细细地品尝，尝出来的乃是人生百味。


走过不惑、知命之年，已近耳顺，才从不知所归的人生迷茫中走出来。再读史书，已不再是品粥的美味和亲情的温馨，而是体味出腊八粥里蕴含着神传文化的悠久和其内涵的博大精深。


相传，释教佛祖放弃了至尊的王位，出家修行。在六年苦行中，他每日仅食一麻一米，终因饥饿晕倒在人烟荒僻的河边。这时被一个牧羊女看到了，她把自己带的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采集了野果，用泉水煮成粥，一口一口地喂，把他救活。他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开悟成佛。这一天正是农历腊月初八，后世的佛教徒为了纪念佛祖的艰苦修行得道和牧羊女的功绩，便在每年的腊八用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布施众生。这种粥被称为“腊八粥”。


一碗粥中盛进的是对神佛的深深敬意，粒粒入口种下了修佛向道的归心。


当历史走到今天，又有法轮佛法慈悲普度，众生有望在新春。


又值岁末腊八，敬奉一碗粥，叩谢浩荡佛恩。（文／若水）◇





今天一上班，就看到同事在那儿窃窃私语，见我进来，其中一人还挺神秘地问我：某某交入党申请书了，知道吗？所有谈论这件事的人，脸上都带着不屑、嘲讽的表情。也难怪大家当新闻传，我们单位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两年还真没听说有谁申请入那个党的。提起某某是党员，有的人背后会议论，说这人会钻营、太“势利”了，意思是只有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会干（入党）这种事。我丈夫的单位更绝，将近四十个人的一个事业单位，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可见，现在愿意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多了。何况还要受到被周围的人“另眼相看”的待遇。我边上一个工友说了一句：这年头谁还入这个党，出门也得叫门框给挤了脑袋！


现在人们真的越来越认清了这个党的“假恶暴”的本质。有时候打开网站，看见只要是官方发的消息，无论是新闻还是什么政策，点开网友的评论看看，没有几个不骂的，中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周围的同事，只要是谈及现在的政府、官员，也没有不骂的。很多人都在底下谈论《九评共产党》一书。有一次我到一个办公室去办事，一进去，看到几个人正在那儿谈论着什么，办公室主任和我很熟，见了我就说：来来，昨晚我看了一本书，叫《九说共产党》（我心里好乐，他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这记忆力可真够呛，硬是把《九评》记成《九说》），说得真好！他以为我还不知道《九评》，接着就给我讲了其中“几说”的内容，我也没给他纠正，挺大的一个主任，记错了书名，面子不好看。旁边几个人还不时地给予补充。


单位有位同事，见了我就说：某工某工（我本来应该是工程师的，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造成职称起起落落的，但别人都习惯这么称呼我），祝你成功！我知道他的意思，每次我都笑着回答他：谢你吉言！


几天前我给一个工友帮忙，给他的手机装软件，单位的一个管事的过来了，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复制你们李老师的录像？我蓦地心头升起一种感动：他谈到我们的师父时称为“李老师”，其中透着对师父的尊重！


世道真的在变，人们真的越来越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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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腊八粥”





■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联合国总部新闻发布会上





世道变  谁被另眼相看？














